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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三分之二薪水捐出去的台灣史懷哲黃勝雄

雷根總統的醫生為門諾醫院奉獻十年
撰文者：徐蘊康 
最近，門諾醫院院長黃勝雄積極尋找接班人，這些年來，黃勝雄帶給台灣醫療界和門諾醫院什麼新的觀念和啟示？他為何會放棄在美國的百萬美元年薪，回到花蓮服務？
四月十三日，花蓮門諾醫院的肅穆禮堂內，進行一年一度的基督受難儀式。牧師循例請大家在紙條上寫下心裡的勞苦，釘上十字架，讓基督分擔重擔。門諾醫院院長黃勝雄，寫下心頭的憂慮，他盼望早日找到接班人。

一九九三年十一月，黃勝雄從前院長Dr. Brown（薄柔纜）的手中，接下了院長的棒子，至今已經七年半。距離當初為門諾許下的十年奉獻，只剩下兩年半時間，最近他開始尋覓接班人，與可能的人選面試。「門諾的接班人，不能抱著試試看的心理，必須把這個工作視為commitment（承擔的義務）。」黃勝雄說。

過去，黃勝雄是享譽美國的腦神經外科權威，是白宮的座上客，也曾是雷根總統隨行的指定醫師，被認為是Doctor's doctor（許多醫生的腦神經外科醫生）的他，一年要服務五千位病人、動三百六十個手術，他的年薪超過百萬美元，住家占地四甲。

「放下」在美的優渥生活
選擇回台灣門諾「買靈魂」

這樣的名譽與生活，人人稱羨，五十來歲的他，大可以和妻子及兩個兒子過著極好的生活，但是他卻選擇「放下」事業，暫別美國的家園，回到偏遠的後山──花蓮服務。

黃勝雄這份門諾院長的薪水，月薪三十萬元，不但比一般醫院的院長薪水少，甚至不及過去在美國薪水的十分之一，但他還把其中的二十萬元捐回醫院。其餘十萬元則做為一般與行政開銷。

「我有大房子、很好的車，物質上的東西我都有，但生命真正的意義不在物質，我是回台灣買靈魂的。」黃勝雄堅定地說。一般人無法擁有的，他得到了；一般人放不下的，他卻捨得。

他每天行程都很緊湊。四月十二日一大早，黃勝雄前往萬芳醫院，主持環台醫療策略聯盟的會議，接著再參加異業聯盟會議、記者會後，他趕搭捷運，到位於台北市愛國東路的衛生署開會。

下午四點，黃勝雄踏出衛生署，趕回飯店，提取昨天從日本帶回來的行李，坐上飛機回到花蓮，晚間七點下機後，立刻前往花師演講，這場演講從去年就安排。十點過後，熱情的學生們還圍在他身邊，請教醫療與教育的問題，直到十點半，黃勝雄才回到三十坪大、毫不起眼的員工宿舍，拿出冰箱裡的冷凍水餃及剩菜做為晚餐。這天，他一刻也沒休息。

醫院的病人、手術、募款、公文、行政事務、山地的巡迴醫療，醫學界的運作、會議及醫院的規畫、願景等，都在他的行程表中。黃勝雄付出所有時間，經常是那個替醫院開燈、關燈的人：最早到醫院，也最晚離開。

門諾醫院發展策畫部副主任郁玲華記得，醫院新大樓剛落成時，男女廁所還未區分，某一天，她加班到很晚，臨走前想要使用廁所，卻發現其中一間的馬桶壞了，因此她在門上貼了海報，請工務部的同仁明天來修理。沒想到隔天一早上班，郁玲華在海報上發現一行小字，寫著「我已經修好了。黃院長留」。

為了省錢，堅持自已開車
節儉、惜福，令人動容

黃勝雄他堅持自己開車，即使為了偏遠山區的巡迴醫療，他仍然自己駕著吉普車開二、三小時上山下海。門諾董事會體念他的辛勞，幾次想為黃勝雄請司機，卻老被拒絕。就連中視董事長鄭淑敏到花蓮探訪門諾，都訝異他竟然自己開車。

黃勝雄說，「門諾還需要社會的支持，如果我可以請司機、買好車，我們就不要捐款了。」

認識他的人擔心他的身體能否承受過度的勞累，六十三歲的他，總以一貫的笑容回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很健康！」但他看來硬朗的身子，內耳卻因過度勞累不平衡，而出現走路些微顛簸的毛病。

黃勝雄簡樸、節儉，對事物知足、惜福。有一次，黃勝雄因為看門診沒吃早、午餐，下午他利用空檔拿起旺旺仙貝填肚子，碎屑不小心掉到地上，他說了一句台語「天公伯會打！」彎腰把碎屑撿起來吃，看得在場同工萬分驚訝。門諾醫院發展策畫部課長羅綺梅說，他們看到一個很好的榜樣，也會跟著身體力行。就像門諾的每一個人都會隨手關燈，不浪費醫院電源。

黃勝雄本來不是念醫學系的。大學時，他念師大物理系。大三那一年，因鼻竇炎而開刀住院，一位牧師送了他兩本書，其中一本是史懷哲的傳記《Out of my life and my thought》。他看了之後，產生極大的共鳴，希望效法史懷哲濟世救人的精神，竟然決定放棄物理，重考醫學系，隔年，他考進台北醫學院，從大一開始念起。

畢業後，黃勝雄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工作，接受當時院長、也是神經內科醫師蘭大弼，及神經外科醫師魏克斯的指導，其後赴美發展二十多年，進入腦神經外科這個幾乎沒有華人存在的領域，並成為當中的佼佼者。

黃勝雄能放下一切，並不偶然。篤信基督的黃勝雄，大學時代就是醫療服務隊的成員之一，之後不曾間斷類似工作。一九八三年起，他每年以一個月的時間，到墨西哥、加爾各答等偏遠的第三世界國家擔任義工、進行醫療服務，將來並有當傳教士的心願。

門諾薄院長的一席話
讓黃勝雄回台接班

一九八九年，彰化基督教醫院曾邀請黃勝雄擔任院長，不過當時他的手邊有太多事情，沒有答應。不過他在隔年以五十歲的年紀，進入美國約翰．霍普金斯大學，修習公共衛生碩士，增加醫院管理與醫療政策的知識，以便將來處理醫院事務。

一九八六年，黃勝雄回台灣做醫療服務，第一次與門諾接觸，與門諾當時的薄院長共事一個月。雖然薄院長是~國人，卻從一九五三年來到花蓮後，便把一生奉獻給台灣，自己因花蓮的濕氣太重得了風濕症，此外，還有手痛、耳鳴、重聽及腦幹微血管破裂出血的現象。

一九九○年，薄院長退休，並於次年講演（花蓮很遠，美國很近）的一席話，呼籲台灣醫生照顧自己的同胞，這句話深深扎進黃勝雄的心。一九九一年，薄院長到黃勝雄的家中與他長談，希望他為門諾貢獻心力，一九九三年的農曆春節，門諾董事會正式發函邀請黃勝雄擔任院長。經過深思長考與禱告，黃勝雄將「五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奉獻給神」的人生規畫，提前半年，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，回到故鄉。

黃勝雄以耐心、愛心對待每一個病人，他總是花三、四十分鐘看診一名病人。四月十三日當天，有位高齡九十歲的阿嬤來門診，老人家聽力不好，同樣的話，黃勝雄不厭其煩地跟她講上兩、三遍，還再三告知處方上的藥物特性及服用方式，確定阿嬤聽得清楚。

即使面對最糟的狀況，黃勝雄都不讓病人失去希望。一位來自高雄的年輕男生，因為莫名原因致下半身癱瘓，求診於黃勝雄。

診斷後，黃勝雄確定無法改變既成的殘酷事實，他告訴他們，手術改變不了病情，最重要的是，找一位很好的復健師。他安慰男孩不要失望，只要頭腦好，還是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，最後並請他們留下地址，以便在他得知最新相關的醫療資訊，可以寄予他們。

將自己奉獻給需要他的人
對自己卻近乎嚴苛

付出全部的自己，讓需要他的多數人得到照顧，黃勝雄對自己卻近乎嚴苛，一年只回美國的家兩次，在他心中，最大的遺憾是沒時間陪孩子（一位是音樂家，一位是建築師）成長。在黃勝雄的宿舍裡，到處擺著家人、孩子的照片，雖然他認為在門諾服務是「與主同行」，但離開家的心情並不好受。將來若是卸下院長職位，黃勝雄最希望到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念書，完成充電心願。不過，感受到他付出的人，還是會將他的精神延續下去。


**
滾石董事長段鐘沂也是門諾「義工」（文／徐蘊康）

某個假日，林小姐花三個小時，親自來到花蓮門諾醫院，她手中提著一百零二位捐款者的現金，那是她父親全數的葬儀金。除了這筆錢，林小姐自己也有整整兩年、不曾間斷的門諾捐款紀錄。

門諾經常收到不同形式的捐款來源，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，門諾平均每月可收到兩千萬元的捐款，在此之後，每月也有一千多萬元的數字。除了占有二成的企業捐贈，其餘八成都是小額捐款、細水長流的累積。這當中，有小學生捐出自己的獎學金，有老阿嬤捐出變賣首飾、手鐲的錢，有上班族、公務員捐出辛苦掙來的薪水，也有人將遺產、結婚禮金捐出，尤有甚者，有人將保險受益人寫成門諾。

在很多公益慈善團體都缺乏捐款時，門諾為何如此具有吸引力？黃勝雄接任院長後，一直主動而積極向外界散播他們的理念和需求。例如醫生得到醫療奉獻獎時，或是總統到花蓮拜訪之時，他們總是主動把握機會告知門諾的需要。

一九九四年，滾石音樂董事長段鐘沂，由於小時候受恩於門諾，義務召集眾多記者前往花蓮，了解門諾。這是第一次門諾在媒體的曝光，也因而使得更多人注意門諾。

過去有段時間，門諾的建設工作告一段落，醫院更上軌道，黃勝雄也對外宣布，門諾目前可以自給自足，請大家將欲給門諾的捐款捐至其他慈善機構。

善用捐款，不讓自己虛胖，或許，這就是大家願意解囊出力，信任門諾善用捐款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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